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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学涛

1920 年 9 月 11 日夜，日本的宗教美术学
者木下杢太郎参观云冈石窟后写道：“美好的事
实无论何时永远都不会改变其美好的本质。透
过破坏和污损之处，如今仍然可以看到无数美
轮美奂的佛像熠熠生辉。”

1933 年，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
等营造学社同人考察云冈石窟，随后在合著的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
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
称，讨论了云冈飞仙的雕刻，分析了云冈石窟表
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的附属建筑，文中认为：
“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
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
并在文章中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
的价值。

“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
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
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
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
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
后追亿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
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1934 年 7 月 12 日，
著名文学家冰心游云冈后写日记赞叹。

“云冈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
得出的。”1935 年，著名作家郑振铎在《云冈》
中感慨，“必须到了那个地方，流连徘徊了几
天、几月，才能够给你以一个大略的美丽的轮
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的看。
你得仔细的去欣赏。”

2020 年的今天，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
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这座由北魏皇家主持营造的大型佛教石窟
寺，现存大小窟龛 254 个，主要洞窟 45 座，造像
5 9 0 0 0 余尊，最大的佛像高 1 7 米，最小的仅
0 . 02 米，它代表了公元 5 世纪雕刻艺术的最高
水平。

别样的胡风乐舞

云冈石窟与我国诸多石窟寺比较，颇具西
来样式，胡风胡韵较为浓郁，而中晚期的石窟造
像又引领了中华佛教艺术本土化、世俗化、民族
化的新风尚。如今，它以恢宏的皇家气势、自然
的园林生态和优雅的文化环境，成为海内外游
客的礼赞圣地。

在对云冈的石窟建筑艺术有了身临其境的
感受之后，梁思成感触良多，他说，“在云冈石窟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
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
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
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
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
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赵昆雨是云冈石窟研究院科研办主任，多
年致力于云冈石窟研究。在他眼中，云冈石窟早
期佛像体现了神性之美，中期造像有胡风汉韵
交相杂糅之美，而晚期造像则体现了人性的回
归。其中，中期造像中的西方因素尤其引人入
胜。云冈石窟中期洞窟约凿于公元 471 至 494
年，共有 12 个洞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形式
多变、庄严焕斓，中西文化之融合在此期间发生
了最绚烂的碰撞。

古希腊柱头等装饰点缀在石窟内。第 9 窟

前室北壁西侧佛龛龛柱形体修长、端丽，柱头上
装饰一对向下的涡卷，气质高贵，表现出古希腊
爱奥尼柱式的特点。爱奥尼柱又被称为女性柱，
柱头上端两个朝下的涡卷代表着女性婀娜、柔
美的体态。第 8 窟南壁竖立大莲花装饰支架，高
大的粗茎分出两枝，枝头各一团莲。粗茎腰部绑
缚花卉，两侧舒放忍冬叶。该装饰物具有浓郁的
外来风格，大约与西亚波斯纹样相近。第 12 窟
前室西壁屋形龛，脊顶雕金翅鸟，两侧分别雕饰
三角形火焰纹、半月形鸱尾以及侧身振翮欲飞
的金翅鸟。四根八角形列柱将龛面开为三间，柱
上设一斗三升兽头拱，狮形，极具波斯、印度地
域色彩。

胡人形象在石窟中较常见。北魏建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后，不断征战讨伐，向平城移民，
充实京师。至孝文帝时期，平城已拥有近百万人
口。除了通过战争手段迁徙人口，还有主动内附
北魏王朝的。此外，胡汉商人以及外国商贾，也
都满腔热忱地投奔到平城这座国际商贸大都
会。每年来平城朝献的各国、各族使臣也不在少
数。可以想见，当时的平城，云集各种不同面孔
与肤色、不同服饰与语言，来自波斯、粟特、西域
诸国的胡人，云冈石窟频现胡人雕刻形象就反
映了这一时代特点。

还是第 9 窟，窟门顶部雕四身胡貌飞天共
捧摩尼宝珠，他们脸型方宽、眼眶深凹、眼珠凸
圆，卷曲的头发向后倒梳，袒上身，下穿短裤，赤
足，身体健硕、气势勇猛。此窟明窗顶部，8 躯飞
天环绕一覆瓣团莲。其中 4 躯表现为逆发形，体
格彪悍，一手叉腰，一手托莲，倒踢腿，充满阳刚
之气，属北方少数民族男性劲舞；另 4 躯表现为
高发髻，身材柔婉，态势悠逸，属汉族女性软舞。
这是北魏时期各民族乐舞艺术大融合的真实
写照。

此外，石窟中还有来源于中亚、印度系的多
臂神像。第 8 窟窟门西侧雕鸠摩罗天，五头六
臂、颜若童子、丰满圆润，侧面头发波状飘垂，正
中发卷由上边两小头侧辫相扭结而踡就。四小
头均张嘴露齿，表情奇特怪诞，脸上充溢少年的
稚气，头顶正中盘螺发，两侧发梢编辫，具有浓
郁的异域风情。

云冈石窟现存乐器雕刻 500 余件中，既有
汉魏旧乐琴筝笙之类，也有龟兹五弦、西亚系波
斯竖箜篌、天竺梵贝、鲜卑大角，还有西凉乐特
性乐器齐鼓、檐鼓、义觜笛等。

“尽管北魏历代帝王都不同程度地倡导、推
行汉化，尤以拓跋宏登峰造极，甚至抛弃了自己
民族的语言，但就乐舞文化来说，北魏一朝，音
乐的主体还是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各少数民族
以及中亚一带的胡风乐舞。”赵昆雨说。

佛像上曾满是煤灰

云冈石窟对员小中来说是特别的，他从小
在石窟旁边的村子长大，现在云冈石窟研究院
工作。云冈石窟第 20 窟大佛的正前方 100 米处
就是他曾生活了近 40 年的家。

小时候，员小中常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哪里
黑就往哪里藏，常常弄得满身是土。他也会和小
伙伴们登上楼阁，极目远眺。玩累了出一身汗他
就往一二窟方向跑，因为他知道那里有泉水。
“喝泉水，用泉水洗头、洗澡、洗脚，凉飕飕的，非
常舒服。”他还在大佛面前画画，画得虽然不像，
但是一次比一次好。20 世纪 80 年代，参观云冈
石窟的外国游客多起来，那些外国人还给他们
拍照。

“那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美好，煤车
少、交通好、环境好，有大城市的模样。”员小
中说。

往前追溯，1973 年秋，周恩来总理陪同法
国总统蓬皮杜，来云冈石窟视察时指出“云冈石
窟要三年修好”。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当地
对云冈石窟展开了大规模的维修保护。通过“三
年保护工程”的实施，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
洞窟及雕刻，基本上解决了主要洞窟及雕像的
稳定性问题。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大同市工业和
经济的迅猛发展，距离云冈石窟仅 350 米的 109
国道云冈段车流量与日俱增，大吨位煤车超载
现象比比皆是，仅运煤车平均每天即达 16000
余辆。由此引发的粉尘和废气的污染十分严重。
同时也给云冈石窟石雕的保护带来严重的威
胁，洞窟石雕，特别是裸露在外的佛像，身上均
是厚厚的煤灰。再之后小煤窑多起来，情况更糟
糕，云冈石窟员工上下班坐班车，不敢开窗户。
村民们把脏水、垃圾往路上倒，冬天还会结冰。

1992 年至 1997 年，云冈石窟编制了《云冈
石窟规划》和《云冈石窟保护管理条例》，进行了
“八五”维修工程，很好地改善了石窟的保存
状况。

1998 年至 1999 年间，政府拨出 2 . 6 亿元
专款，用于在距离石窟 1500 米以外，建设一条
全长约 30 公里的运输新线，将原有公路开辟为
云冈旅游专线。109 国道的改线，为云冈石窟的
保护和大同市旅游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也为 2001 年云冈石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奠定了基础。

“申遗的时候，就承诺要对云冈石窟继续加
强保护，一直到 2008 年耿彦波市长来到大同，
才启动不协调建筑的拆迁问题。”员小中说，那
时候村里的老百姓吃旅游饭，有的照相，有的卖
水、卖纪念品，当时一个人照相能养活一家人，
这部分人不愿意搬迁。

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景色，员小中感慨地
说，虽然搬了家，但彻底落实了申遗前的承诺。
原来村庄所在的地方种上了树，来到云冈石窟
景区就像进入了一个天然的公园。

“挺怀念那个老家，搬迁前，家里的角角落
落我都走了一遍。搬家总有恋恋不舍的感觉，总
有一种思念在，但为了大局，必须那样做。”
他说。

如今，员小中住在大同市区，每天坐班车上
下班，路上需要 2 个小时，一天 10 个小时在云
冈石窟度过。

2002 年，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启动。工程
前期主要针对顶部地质状况进行了水文测绘、地
质钻探，详细研究了洞窟渗水机制。2007 年，进行
了西部窟群防水试验工程，当年成功地阻挡了
90% 以上的渗水，次年再无渗水。2012 年 6月，云
冈石窟研究院组织实施了“五华洞岩体加固、彩塑
壁画修复及保护性窟檐建设工程”，历时 3 年完
工，有效缓解了洞窟造像风化的问题。该工程是云
冈保护史上第一个立足于文物本体的全方位综合
性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有效改善了云冈石窟文
物保存状态和保存环境。

“保护材料上，我们实现了从有机材料向无
机材料的转变，并努力研究生物材料，对文物本
体进行最小干预。”云冈石窟研究院副院长卢继
文举例说，在修缮时，他们有时会使用蒸馏水
“洗”过的土，这样可以去除土里的盐和碱，减缓
风化速度。为增加土的韧性，他们会在“洗”过的
土中加入头发，而且要求必须是年轻人的头发。

卢继文介绍，云冈石窟主要面临危岩体、
水患、风化三大病害。但经过几十年不懈努
力，云冈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基本解决，水害得
到有效遏制，洞窟保存环境和保护状态极大
改善。“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
重点已由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研究性保
护。”他说。

员小中目前是云冈石窟研究院遗产监测
中心的主任，他说，从 2011 年起，云冈石窟研
究院开始对“五华洞”部分石窟和病害进行监
测。目前，一共对 11 个洞窟的大气质量或文
物本体病害进行实时在线监测。

“主要靠数据积累掌握环境变化、病害变
化的规律。”员小中说，下一步他们准备启动
地下震动的监测，因为云冈石窟处在煤矿集
中的区域，周围煤矿采空区比较多，地下震动
对石窟有没有影响，需要去监测，如果确实有
害，则需要尽快采取措施。

开启“行走”世界模式

去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历时七年，编撰完
成 20 卷本《云冈石窟全集》。全集首次辑录了
史上最大规模、全方位采集云冈石窟彩色影
像档案的成果，首次以全集形式展现人类 5
世纪石窟雕刻艺术的高峰，全面超越了日本
出版的 16 卷本《云冈石窟》，代表了国内“云
冈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云冈学”的正
式确立。

“云冈石窟是中国众多石窟中唯一一座
全皇家建造的石窟，代表了公元５世纪，中国
佛教建筑艺术达到的最高水平。但遗憾的是，
一个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的研究非由国人起
步。”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说。

据张焯介绍，1902 年日本学者首次走进
云冈，然后把云冈石窟推向了世界。日本侵华
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
进行了 7 次调查，并于 1951 年至 1956 年陆
续出版了《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
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 16
卷、32 本。这套书成为多年来对云冈石窟研
究的顶峰之作，也被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为和
平的象征。

“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有缺陷，比如
说，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云冈的考古，缺略云冈
西部洞窟。新时代需要一部全面详尽的对云
冈石窟研究的著作，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梦
想。”张焯说，《云冈石窟全集》是云冈石窟的
珍贵档案资料。“我们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有了
进步。如今是数字化时代，我们的测绘水平也
比上世纪高出很多，以前都是黑白摄影，现在
是彩色照片。”

员小中负责其中 4 卷，占全套书内容的
五分之一。他说，刚接到任务时，心情比较激
动，但在写的过程中，还是挺辛苦的，有时候
看着满壁辉煌，满眼佛像，不知道如何下笔。
后来静下心来慢慢地做事，不断地去完善，这
是一个从粗犷到细致的过程。

在研究过程中，他也收获了很多。例如，
经过一年多的整理研究，基本确定了云冈石
窟第 20 窟西立佛的佛手及手印等形状，这是
该佛像自北魏坍塌后其形态首次被世人所
认识。

云冈石窟第 20 窟属云冈早期造像，“昙
曜五窟”之一。由于窟顶崩塌，主像外露，俗称
露天大佛。大佛两侧为立佛，其中东立佛保存

完整，佛像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
垂提拎袈裟衣裾，面西偏南；但西立佛仅存下
身膝以下局部以及头光局部，其余身躯已经
坍塌，佛像原形态一直不为人知。

员小中介绍，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
学者就在第 20 窟前进行过考古发掘，仅发现
少量西立佛的衣纹残片。大量西立佛残石是
1992 年云冈石窟“八五工程”窟前地面硬化前
考古挖掘新发现的，当时发现大小残石 130
多块，均发现于北魏文化层，因此考古专家认
为西立佛早在北魏时期就已坍塌。之后，这些
残石在云冈石窟研究院文物库房保存了 20
余年。

员小中说，从 2014 年开始，云冈石窟研
究院对 1992 年至 1993 年窟前出土文物进行
考古整理研究，从现存痕迹和考古发掘出的
西立佛一百多块大小石块分析，基本确定了
西立佛的佛衣及手印等形状。该发现对研究
西立佛和 2 0 窟洞窟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
佐证。

“西立佛原形象为着通肩衣，左手上举握
衣裾，右手下垂的形象，与主佛、东立佛共同
组成三世佛造像组合。”员小中说，复原后的
西立佛不久将与观众见面。

云冈石窟数字化工作起步于 2003 年。近
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下大力气利用先进的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保存石窟测绘与形象数
据，开展洞窟复制试验，与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联合，编制全国石窟寺高
浮雕数字化行业标准，并与浙江大学、北京建
筑大学、武汉大学等联合，成功完成第 3、12、
18 窟等比例复制，开创了大型文化展陈品快
捷运输、安装的新途径，迈出了云冈石窟“行
走”世界的第一步，成为宣传云冈的窗口。

除助力文物“活起来”外，数字化工作更
为云冈石窟建起了三维数字档案。这样融保
护、研究、管理、展示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不
仅使人们对石窟目前的状况了如指掌，还可
及时把握文物若干年后的形态变化，一旦文
物因自然灾难或人为原因受损，还有可能进
行精度极高的修复。

2017 年底，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第 3 窟
西后室原比例 3D 打印复制项目落户青岛，高
10 米的坐佛“走”出石窟；2018 年 11 月，第
18 窟局部完成复制，15 . 5 米高的立佛“走”进
北京。与前者相比，第 18 窟复制窟可拆装，便
于展示。

近日，等比例 3D 打印的云冈石窟第 12
窟已在浙江完成组装，将于近日亮相浙江大
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启其“行走”世界的
第一步。

第 12 窟以立体雕刻形式，记载了古代音
乐人盛大演出的场面，被誉为“音乐窟”。这座
复制的洞窟由 110 个模块构成，每个模块又
由 12 个小的打印模块组成，完成组装后宽约
12 米，纵深约 14 米，高约 9 米。0 . 03 毫米的
数字采集精确度再现了完整的石窟形制、精
美逼真的造像，连石窟历经千余年风化的痕
迹都很清晰。

“第 12 窟复制窟用轻型材料制作而成、
可以像积木一样组装拆卸，将来能‘行走’在
世界上，让更多人触摸中华文化。”云冈石窟
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说，第 12 窟 3D 打
印复制项目历时 3 年，攻克了数据采集、数据
处理、3D 模块打印、色彩还原等多项技术
难关。

云冈石窟：“云”端行走，“云”游世界

▲云冈石窟五华洞 5 号窟内的小佛像。 本报记者柴婷摄 ▲ 3D 打印的云冈石窟第 18 窟的局部。 云冈石窟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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